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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竟让舒莞屏额头生汗。
第二天午后老山姆告诉他：

河东猞猁胆刘通将军已差人来接
公子。舒莞屏颇为惊异。老山姆
说：“公子尽管有人拱护，那边还
是不放心。”他原以为只来了一两
个引路人，哪想到是五位扮成商
旅的青壮。他们个个沉默寡言、身
手利落，对舒莞屏行过躬身礼，即
刻催人上路。一行由骡车和厢轿

组成，还有单骑。随行物品不少，
主要是应手杀器。行前老山姆在
舒莞屏耳边说：“且不可激怒将
军，那是个笑面虎，杀人不眨眼。”
他拱手谢过。“公子事成归来，第
一站还是这里。我设大宴迎候公
子，还有那个闯下天祸的小革命
党人。”

渡河自然顺利。第一个歇脚
地仍是河东客栈。舒莞屏当夜忍
不住与憨儿步出，看当年的历险
之地。茂竹在风中摇动，掩映的水
汊一如昨日：一只小船正在泊靠，
一些黑衣人往上搬东西。与过去
不同的是，而今没人跟踪。憨儿盯

向四周，小声叹气：“这儿不像个
干净地方。”

凌晨四点，一支散漫的“商
队”出发了。天亮了，阳光给南部
山峦勾勒出一道金边。“大人，翻
过那座山就到了。”憨儿说。舒莞
屏歪头追踪一只掠过的晨鸟，看
着它的身影荡在空中。他的目光

循山脊北移，辨析时下方位，认为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连绵的山影
正在蓬莱南部，而猞猁胆刘通将
军驻扎在艾山与昆嵛之间的丘
陵。这里距目的地尚有一天一夜
的路程，中间要穿越新军和青州
旗营的山地、悍匪出没的大小村
落。原以为要进入烟台城区，由那

里转向东南，虽然绕了一些，却会

平顺很多。时下走的当是一条奇
险之路，要直接插入那片谷地。

一天苦苦跋涉，两次短暂歇

息：一次由山寨游勇接迎，安置他
们在悬石窟穴中享用米酒。这些
打家劫舍的家伙一直护送他们下

山，走了二十余里。接下去的一条
碎石小道又陡又窄，时有翻车的危
险。憨儿一边守护大人，一边察看
路边。车轮腾跳，三个武士骂着粗
话，车夫充耳不闻。月亮升起，四
周山石树木变得清晰。这是山岭
的一个垭口，车子驶向下坡。

下面的行程一直循着干涸的

谷地，走过一些零散的石屋。憨儿
探向车外，看了一会儿说：“大
人，我看到骑马的兵士了。”车子
几次慢得几乎要停下来，然后再
次急速向前。河谷拐弯处，月亮清
辉映衬黑魆魆的山廓。随着接近
山麓，出现了一片密集的石屋，一
直绵延到山的南坡。更多骑兵出

现，靠近车队，打一声口哨散去。
车子驶向深巷，咯噔噔颠着。几个
兵士举着火把跑来，弯腰看看，又
飞快跑开。

车子停在一个青苍的院落。
一路随行的冷脸男子向舒莞屏拱
手：“大人一路辛苦，我们到了。”

他和憨儿下车，两个男子过来搀
扶。“啊呀大人，在下一直苦等。”
一个穿了军服的络腮胡子快步上
前。一旁有人说：“这是将军副官，
前来迎接大人。”舒莞屏与之寒
暄，看院落四周。“这就是大营驻
地了。”副官笑脸应答。原来这是

周边最大的镇子，一年前主营迁移

过来。副官前边引路。手持器械的
兵士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大人
实在辛苦，好生安歇，将军天明即

来拜见。”副官说着，在一个四合
院的石阶下停住。舒莞屏揖别：
“请禀报将军，如蒙允可，我明天
上午九时拜见将军。”

四

舒莞屏浑身酸疼，比太阳醒
来还早。他唤起憨儿，发现对方蒙
眬的双眼满是血丝。三个武士还
在酣睡。院落远近没有喧声。副官
在门外等候，陪他们早餐：“这里
不比府上，还请大人将就些。”舒
莞屏进入一间古香古色的小屋，

硬木桌椅，八仙桌上摆放了十多
样小菜、粥食和糕点。舒莞屏问起
东部战事，副官坦言：“本是休养
生息厉兵秣马之时，想不到突生
变数。幸亏将军神勇，这才免除一
场大灾。”副官击打掌心，痛心不
已。

那位革命党人时下情形令舒
莞屏牵心。他担心刑责太甚，丧失
良机。耳畔再次响过冷霖渡的话，
还有小棉玉的深嘱。说到革命党
人，副官说幸亏府上牒令及时，不
然行刑的日子早就过了。“真要凌
迟？”憨儿忍不住问。副官拍一下
桌子：“有甚犹疑？断然不饶！天王

老子都搭不上手，除非万玉大公亲
口赦免。”说到大公的名字，副官

双手拱拳向上晃动一下。舒莞屏想
的是那人被残忍缝合的嘴巴，垂下
眼睛。副官像是猜中了对方心思，

说：“放心吧大人，麻线拆掉几天
了，嘴巴肿胀，不过总能说话的。
这张铁嘴还流着血呢，利牙钢齿还
不饶人！妈的！”

上午九时拜见猞猁胆刘通将
军。在一溜五间瓦舍厅堂中，太师
椅上端坐一位黑色隐纹锦衣的中
年男子，一手把玩玉球，一手抚按

盖碗，目不旁视。他轻呼一声“舒
大人”，拱手，身体并未离开座椅。
舒莞屏施礼，说一句“拜见将军”，
一眼看到这张虚浮浑圆的脸上，左
眉有一处刀痕。将军说了几句套
话，并无温缓之色。待客人落座，
他做个手势，副官退下。
“总教习大人亲临鄙处，凡事

也就省心。依大营规矩，乱世必得
重典。大人知悉内情，此人受革命
党上方指使，为南方总首特使门
人，正可严惩警示，让他们在半岛
早日收手为好。”将军左手的石球
拍在桌上。舒莞屏点头：“症结即
在于此。大公与国师牵念甚远，不

免多有顾忌。诸事相互纠扯，难逞
一时之快。总首特使曾经远行西
渡，与大公会谈。在下也曾与特使
小晤，而后又经国师引见过‘铁
嘴’。大公有言，‘得一城易，得一
人难’，如能使其回心转意，也算
万全久长之策。”

（未完待续）

安北斗反倒冷静了下来：“那你到底还让不让
我说话？”
“说，把你那些自以为是、桀骜不驯的话都讲

完。”
“因为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我在全国有不少

这方面的朋友。他们那里已经为点亮工程付出了代
价，到处都整得残破不堪，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南归雁一笑说：“说来说去，还是你那点个人爱

好么。你的个人爱好能跟北斗镇七八万人口的经济
利益相提并论吗？”
“我可以不在你北斗镇观测天象。可要把北斗

镇七座山全部点亮，会让山上的动物日夜不安；植
物也受到光污染，彻底改变光合作用的规律，兴许
植被会遭到无法想象的破坏。南归雁，我的南书记，
你想搞的旅游拉动，还未必能拉起来。你想想，谁会

跑到这里看一晚上满山点亮的灯泡？就是再美丽，
它有天上的星星美？有银河系美吗？五分钟，不，十
分钟、十五分钟，一群电灯泡是不是就看得够够的
了，你能发展起什么经济来？”
“农家乐、民宿，再带动土特产、养殖业发

展……”
“让城里人看完电灯泡，住一晚上，再左手一只

鸡、右手一只鸭，后边拉一头土猪回去？驴也是这么

想的。”
“你什么意思安北斗，成心跟我抬杠是不？你还

骂人？谁是驴？”
“别嫌我说话难听，结果八九不离十，等着瞧

吧！”
“太自作聪明，太自私自利了！就为自己那点兴

趣爱好，置七八万人口的发展前景于不顾，你活该
得不到赏识提拔。”

“南归雁，我也没想让你提拔。副股级干到死，
我认了！只是你别拿北斗镇的七座山做试验，死路

一条，你信不？”
“截至目前，从专家到镇上干部，再到人大，没

有不看好这个项目的。”
“你大概也听过一句话，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

人手中。”
“你那叫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我知道我干不过你，但我有保留意见的权利。

我还回北斗村蹲守温存罐去。现在看，干那个比你
满山乱安电灯泡有意义。”说完，他摔门出了会议
室。也就是同学，他才敢这么任性、直率、碰硬。

只听南归雁在会议室里拍桌子喊道：“你以为
你是谁呀！”

他站在院子里，仰望了一下星空，远处依然有
隐隐约约的闪电，但深空已然是繁星满天了。一些
星团，甚至今夜故意在给他展示那密云般的拥挤布

局与亮度，美得像画。可谁又能画出这样开阔、丰富
而又深邃的天幕呢？

他突然想流泪。

27 清明
安北斗又回村里守温如风去了。
他脑子始终绷着那根“一月后”的弦，眼看十几

天过去了，何首魁那边案情没推进；“点亮工程”抓
得更是紧锣密鼓；南归雁还老让人捎话给他：要想
尽一切办法把温如风留在村里，绝不允许放出去影
响北斗镇经济建设。

他最近也越来越朝温家跑得勤了。花如屏倒是
对他蛮客气，老温却一副与他做了对头的样子，水

都不给喝一口，就好像树是他偷的，蛋也是他打的
一样。他还故意说：“哎，存罐，我是把你咋了，上门
连一口水都讨不到嘴？”
“我再提醒一次，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温如风。

小名只有父母才配叫！”
“好好好，温润如风，那是君子的风范哪，总不

至于伸手专打上门客吧？”
“你是政府，我是人民群众，我还敢打政府，不

想活了吧。”
“那人民群众也不能不给政府水喝么。”
“政府还缺水？想喝哪儿喝哪儿。只要喝，一条

河都有，随便喝去。几条沟的水，不都让你们喝干
了？一会儿修大寨田，一会儿拦水库，人定胜天么！”

这家伙的确有些难对付。
尤其是最近，开始折腾勺把山的“点亮”了。只

见孙铁锤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发动叫驴、狗剩、羊
蛋、骆驼、磨凳一干闲人，整天骑着摩托，插着彩旗，
到处喊叫要成立什么北斗村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连
这几个货自己都没搞明白，到底啥叫有限责任公
司，还是有限公司，反正就是让大家都要踊跃交钱
入股。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旅游带动起
来后，凡没入股的，别说开店办农家乐，连葱都不准
卖一根。温如风就鼻子一哼哼说：“都入么，但凡孙

铁锤煽惑的事，小心进去转一匝，出来连尻门子都
给你缝上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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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拉萨，回到西哥，回

到咱们的村庄和老祖母。我赞同

西哥，百分百赞同，举双手双脚赞

同。我家在农村，出来闯北京的头

一天还在放牛。我放的是小牛犊，

我爹刚从邻村买回来的，断奶没

几天。吃完草我牵着它回家，一个

小母牛，还没扎鼻眼，突然它就跑

起来，缰绳缠在我手脖子上，拖着

我直往前跑。要在平常，我跑得肯

定比它快，可是它突然启动，弄得

我没回过来神，就被它拖倒了，摔

在路上，缰绳脱手之前被拖了好

几米。你们看，我胳膊上的疤掉

了，痕迹还在，这么长的口子。我

趴在到处是车辙和牛蹄印的土路

上大骂，牛日的你发什么疯！它还

是跑，跑了五分钟，停下了。那地

方有一头老水牛。我赶到时，它正

往后退，眼泪汪汪地哞哞叫。它把

那老水牛当成它妈了，跑到跟前

发现看错了，很难受。看得我也很

难受。现在我经常想过去的事，想

那个小牛犊，想着想着我就继续

很难受。但不由人，不想都不行。

我在家时从来不想过去，现在每

天穿过大街小巷给人送快递，闲

下来我就想，就是你们说的“回

忆”。所以一听到聚会的消息，我

就来了。我没啥文化，不知道到底

什么是正儿八经的回忆，也不知

道回忆究竟有啥用，我就来了。就

说这个，说得不好你们别笑话。以

后给各位送快递时，我会更加小

心轻放，及时按点地送到。谢谢。

…………

还是因为限于篇幅，我必须

用省略号代替接下来的发言。作

为一篇文章，从做法上讲，不管你

让我证明这回忆是早了还是晚

了，我自信都能把论点给囫囵周

圆了。但现在我不是在做论文，只

是相对客观地陈述一个事实：他

们的确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如果

说我还有什么主观的想法，那就

是，对我来说，只一次聚会就够了，

他们说服了我。或者说，他们让我

发现了我，其实我也很早就开始回

忆了。想必你也是。信不信由你。

秦福小

到五月，楼里出来散步的人
就多了。天开始热，燥了一天的风
凉下来，吹到身上很舒服；小区对
面的万泉河公园很宽敞，有花有
草，有喷泉和假山，还有很多长条

椅可供休息，坐下来，躺着，风一
吹人就睡着了；到九点多钟醒过
来，哆嗦两下往家走，排着队堵在
电梯门口要进来。八点半到十点
之间，电梯得上上下下不停地跑，
福小忙着按钮、和人说话，十八层
楼的居民都认识。今晚安静，过了
八点电梯就不动了，因为刚下了一

阵雨，温度立马降下来，都待在家
里不露头了。北京就这样，天气稍
有点儿风吹草动人就乱。眼看着

满大街出租跑空车，只要落了五
分钟的雨，想打到一辆车比你现
造一辆都难，到处都是惊慌逃窜

的人，所有车都在摁喇叭。社会心
理学的专家们认为，这是因为大
城市里的生活缺少安全感。福小
不知道这论断是否科学，以她的
经验，小地方对雨雪等天气突变
倒是有过剩的平常心，大雨瓢泼
也照样光着脑袋在外面走。照专
家的推论，那些偏远的小乡镇就

该有充沛的安全感；在贫困落后
的生活中心安理得，这个论断要
推过去好像不太容易。

福小在工作服里面加了一件
长袖 T 恤，坐下来不动的时候才
觉得正好。天气预报又放了空炮。
她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今天下午

平谷区的山里还下了一毫米半的
雪；五月飞雪，反常的自然现象是
在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生活缺少安
全感吗？安全感的确相当奢侈，傍
晚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跟着房产
公司的中介到十三楼看房子，上
下电梯都在抱怨，房价高成这样，
还想不想让人活。让房主今晚就

定夺，别明天早上一觉醒来，价钱
又上去了。中介说，放心，这绝对
是跳楼价。顾客回答，是你跳还是
我跳？中介说，价钱跳。顾客哼了
一声，你说的是价钱从十二楼往
十三楼跳吧？他们离开后，电梯继
续上行，缆绳碰巧在十二楼往十

三楼上升的时候嘎吱嘎吱响了几
下，福小想，房价上涨的声音可能

就这样。
最后一个乘客是十五楼，下

了以后电梯就停在那里。福小不
喜欢悬在半空的那种上不能顶
天、下不能立地的感觉，于是将电
梯运行到一楼，在一楼她更有安
全感。没人的时候她也不喜欢将
电梯门敞开，那样她也觉得没有

安全感。她的安全感在于，在一楼

但关上门，别人看不见她，而一旦
天送出了事，她打开门就可以往家
跑。这个时候天送只能一个人在

家，四岁零两个月的孩子，一个人
爬上床，拉上被子，灭掉灯，闭上
眼睡觉。福小上小夜班，傍晚六点
到午夜十二点，这期间只能偶尔回
去一趟，看一眼天送就往回跑。五
分钟前，她正做数独，天送打来电
话，说：
“妈妈，我想跟你说完最后一

句话就睡。”
“不是已经跟妈妈说过了

吗？”
“那是倒数第二句，现在才是

倒数第一句。”
“那你说吧。”
“妈妈，我想跟你说，你要在

电梯里害怕了，就给我打电话。”
福小当时眼泪就往下掉，挂

了电话在电梯里想天送。这孩子
养得值———值不值都得养。第一次
在初平阳拍到的照片中看见小家
伙时，她觉得他眼神里有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东西。初平阳刚考上博
士，跟着导师和同学做一个社会福

利方面的课题，把北京周围的养老
院和孤儿院转着圈子考察了一遍，
最远的已经考察到了河北地界，收
集了不少文字和音像资料。杨杰
婚后一直没孩子，一直在犹豫是否
要收养一个，初平阳就把他在孤儿
院带回来的信息发给他看，照片里

有天送。那时候天送叫蓝石头，负
责他们几个男孩的阿姨姓蓝，蓝阿

姨喜欢他，希望这孩子能像石头一
样健康、坚强、有棱有角。在杨杰
召集的一次聚会中，初平阳把这些
照片带到知春路上的无名居，在这
家淮扬菜馆里，杨杰夫妇希望初平
阳、易长安和秦福小能给他们出出
主意：领养还是不领养；若领养，
领养什么样的孩子。

（未完待续）


